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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嘎巴菜》剧本数易其稿，呈现地道天津味儿

唯有早点与爱不可辜负

文 刘思佳

西北角早点通过短视频火遍全

网，各地游客来天津，几乎必吃一碗

嘎巴菜。这样算下来，小小一碗嘎巴

菜，其实也堪称大产业。天津人民艺

术剧院最新原创津味儿话剧《爱的嘎

巴菜》，更为这种小吃赋予了深意与

情怀。编剧刘思佳分享了自己的成

长经历和这部话剧的创作过程，并表

示：“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写更多关于

美食、关于爱的作品。”

剧本反反复复修改五六稿

方旭、赵震两位导演加盟

2023年5月，我的编剧新作《爱的
嘎巴菜》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剧
场上演了，这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话
剧处女作。一碗嘎巴菜、一家早点
铺、几个天津人，以日常生活为切入
点，以“津韵”“津梗”为语言风格，以
传统风味小吃嘎巴菜为意象主线，描
绘了一幅充满亲情、爱情、友情、乡
情、家国情的暖心画卷。

这部原创津味儿话剧最初的故
事创意产生于 2018年，并有了第一
稿。由于疫情，线下演出断断续续，
这个剧目的排演始终没能提上日
程。但剧本并没有搁置，我们一直在
做幕后工作，反复修改了五六稿。直
到2022年，邀请到方旭、赵震两位导

演加盟，我们的团队有了主心骨。
方旭导演为人儒雅，有才华又有

涵养。他来天津之前，我们通过很多
次微信电话，每次都要聊上一个多小
时。我知道他时间宝贵，但他为了保
护一个创作者的自信心，对我说话总
是循序渐进、耐心启发。

排练初期，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打
磨剧本，两位导演和十几位演员都参
与其中，谈体会、聊见解，对剧本不断
推翻、深入剖析。现在回想起来，这
对一个编剧的成长来说是多么可贵
啊！我被天津人艺整体的创作氛围
打动，这是一个国家艺术院团的初心
所在——为人民群众做好戏、做精品
戏，对得起观众的每一分钱票价。

剧本五年的耐心打磨、舞台两年
的精心筹备、剧组一个月的紧密集
训、剧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齐上阵，
终于成就了这90分钟的温情演绎和
首场演出100%的上座率。

在剧本创作上，两位导演给予了
我前所未有的启发。方旭导演常对
我讲的就是：要立人物，人物比故事
重要！他还推荐给我一些书籍，要求
我去读、去思考。他追求真实、自然、
热情的风格，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观
众激动的掌声说明这是成功的、是能
走进观众内心的。剧院老中青三代
表演艺术家们奉献出了教科书般的
精彩演绎，看过这部戏的观众无不为
他们的表演发出赞叹。

《爱的嘎巴菜》主题就是第一个
字——爱。爱是我们一切动力的源
泉，心里有爱，眼中便有光；爱让剧中
人相互取暖、相互成全，哪怕是再深
的误解，也能因爱而解除，为达成一
个个小目标选择携手前行。剧中的
故事告诉观众，热爱生活的人们，终
会得到生活的馈赠。

与此同时，以饮食文化为故事
点，该剧提出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相碰
撞、相博弈的命题，表现了饮食与地
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借助对天
津饮食文化的展现，深入解读了天津
的当代风情、历史基因，展现了天津
人的热情勇敢、豁达真挚、恋家与幽
默等性格特点。在笑声中体会到温
暖，在笑声中得到思考，作为一部反
映当下天津百姓生活的原创喜剧，最
终呈现出的效果超乎我的想象。

毛遂自荐入行做编剧

边干边学不断提升自己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高校教师，
教授“新闻与传播”类课程，但我做编
剧已经20年了。大二时我毛遂自荐，
在天津电视台做撰稿人，《真情放送》
《天天新艺》《津彩时刻》《今日开庭》
等脚本创作历练了我的写手体质，在
码稿子这件事上，我基本没什么拖延
症。特别是担任日播栏目《今日开
庭》主编剧的十几年里，写作成为日
常生活。制片人刘毅老师对我如师
如友，给了我很大的信任和施展空
间。这是一档模拟法庭栏目，一个剧
本大约6000字，要有戏剧冲突、有法
律知识点、有人物性格。光离婚案我
大概就写过两三百个，个个故事不
同。为了弄清楚法庭流程和当事人
的真实情感，我去法庭旁听，去查阅
大量资料，去认真揣摩当事人怎么说
话、怎么表达。我逐渐养成了喜欢观
察别人情绪与微表情的习惯。空闲
时会去咖啡厅、商场、公园，听陌生人
聊天，头脑里想象一些画面和台词，
这样来训练自己。

通过行业内老师们的引荐，我进
入到电视剧创作领域，写了不少比较
轻松幽默的剧，比如《一个姑爷半个
儿》《郭县令轶事》《鸡毛蒜皮没小事》
《大侦探》《幸福的旅程》《双喜盈门》
《福星盈门》等。当时，多部剧的制片
人王东潮老师给我印象颇深，他总是
能用浅显的话说出深刻的道理，细心
点拨我，带我进剧组和老师们接触，
让我了解剧组是怎么工作的。只有
更好地了解创作流程，才能写出更贴
合的剧本。电视剧的体量比较大，可
以展开人物命运去讲，可以融入丰富
的细节和起承转合，对于编剧来讲是

另一种锻炼。
为了保证自己笔下永远言之有物，

我养成了收集金句、观点、词汇、故事、
社会新闻的习惯，并努力去发现生活中
可爱的动情点，在恰当的时机里，它们
总能适时地跳到我的脑海里来，成为灵
感的来源。

如果没有画面，只有声音，那剧本
该怎么写？我在电台写过《沙漠玫瑰》
《你是我的眼》《筑海》等几部广播剧，蔡
晓江老师给了我很多教诲，告诉我什么
是笨方法，什么是反向思考，如何构架
主旋律题材，对我来讲如同醍醐灌顶，
让我豁然开朗。电台同行们认真严谨
的创作态度也给了我很多滋养。

一直想写关于当下天津的作品

为家乡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

2018年，我收到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的邀约，参与话剧《不忘初心》的创作。
该剧导演张媛媛老师亲切和蔼，对创作
精益求精，我们常常讨论，反复修正剧
本。媛导对细节的把控一丝不苟、注重
人物情感的表达，最后的呈现效果也很
震撼。她像慈母一样，鼓励我要在编剧
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怀揣着对这份职业的热爱，我一鼓
作气，完成了《医者仁心》《琉璃》《震楼》
《永生花》等多部原创话剧剧本，改编了
《货郎与小姐》《汉丽宝》两部歌剧剧
本。其中，《震楼》荣获了第四届华语戏
剧盛典优秀青年小剧场剧本奖。北京
折腾文化的傅若岩老师对我的创作给
予了认可，并和我分享了许多创作思
路，对我启发良多。与此同时，在宋东、
张浩等前辈导演的信任与帮助下，我完
成了很多场大型综艺晚会、电视晚会的
撰稿，锻炼了写作能力与应变能力。我
的内心对前辈们充满感恩。

我喜欢这句话：因为浪费很多时间

反复做了一件事，而感到自己的人生从
来没有被浪费。从事编剧行业20年，自
己应该写过大几百万字了，其中包括大
量的废稿。如果不是源于内心最深沉的
热爱，恐怕不容易做到。不管是多大的
热爱，只要成为职业，就得接受辛苦与磨
砺，不全然是愉悦的。但是，文字的力量
总能支撑我把一个作品、一篇文稿努力
到最后。就像是一个黑夜里独自在操场
上跑大圈的人，很多时候并不清楚前方
有什么，跑了多久，还要跑多久，孤独与
迷茫也会如影随形，但内心的力量会支
撑我跑到最后。有人说，编剧都是“精神
分裂”的，因为要以自己笔下每一个角色
的角度去看问题、去说话。大概正是出
于对人性的极大兴趣和对人生诸多问题
的思考兴趣，才激励我一直写下去。纸
寿千年，如果一个人物、一个观点、一句
台词能打动一个观众，让他产生共鸣，编
剧的辛苦就是值得的。

我是地道的天津孩子，对家乡有着
强烈的表达欲，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当下
天津人、天津事、天津情的作品，为家乡
文化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所以有了《爱
的嘎巴菜》。作为编剧，我认为在大幕拉
开之前，这个剧本是“不存在”的。如今
它有了一个“美丽”的亮相，我很感恩天
津人艺，感恩方旭、赵震导演，感恩每一
位演员和幕后人员，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让这部作品走到了今天，得到了不少好
评，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创作信心。

除了写剧本，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
下厨房。现在家里的伙食和逢年过节的
家宴都由我一手包办，烹饪不仅可以放
松脑神经，还教会了我很多与写作相通
的道理——比如火候，火候到了自然成，
不能生着上桌，亦不能过火；比如食不厌
细，好剧本不是写出来的，是磨出来的，
如同一道好菜，一定是经过反复试验后
的最佳配方；比如诚意，用心去做的，一
定会更好。

讲述

韩延 当我老了，仍可以去爱你
本报记者 何玉新

对话韩延

创作者应该在
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

聚焦老年群体情感的现实题材作品《我

爱你！》是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

片。导演韩延与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叶

童四位主演亮相开幕式，用各种手势比出爱

心形状，组成了一道温暖的风景线。随后，

韩延携手四位主演来到由上海国际电影节

和央视频联手打造的“金爵会客厅”，回顾了

这一次充满温情的创作历程。

韩延导演有一个特别之处——他之前

的《滚蛋吧！肿瘤君》《动物世界》等电影均

改编自漫画。这次由联瑞（上海）影业等机

构出品的电影《我爱你！》也是改编自姜草的

原创同名漫画，讲述了两对老人在人生后半

程真挚的爱情故事。

著名导演黄建新对这部电影有颇多共

鸣：“千家万户每个独生子女都要面对上一

代人，所以《我爱你！》跟我们每个人都

有联系。”为这部电影创作主题歌的

李健也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优秀

的电影，关于爱，关于如何在漫长

生活中学会爱，尤其关于如何在

困境中爱。我们看得懂，看得见，

看得感动。”该片将于6月21日全

国公映。

是不是身体衰老了

就没机会谈爱情了？

从《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
花》，到新片《我爱你！》，韩延导演持续探讨
生命、疾病、爱与死亡的话题，创造了属于自
己的独特模式。“大概四五年前，我就想过要
做老年题材，因此一直在生活中观察、搜集
相关素材。”韩延说，拍完《送你一朵小红
花》，制片方告诉他买了一个漫画版权，是关
于老年人的。看过作品后，韩延觉得可以把
自己搜集到的素材融合进去，表达出来，“漫
画讲的是老年人的爱情，我想探讨、表达的
也是这个——当人的身体衰老了，是不是精
神也会老去，再没机会谈爱情或感情了？”

剧本创作阶段，韩延确定了倪大红、惠
英红、梁家辉三位主演。“我曾在公园观察过
一个开碰碰车的老人，觉得这样的形象也许
只有惠英红老师能演出来；大红哥本身的形
象跟我观察到的北医三院每天喝二锅头的
老先生很像。家辉哥也是，写剧本时我就想
到了他，写到两个人离世的一场戏，我脑子
里想到的家辉哥的表演，跟他后来拍摄时呈
现的表演完全一致，浑然天成，毫无修饰
感。”唯有叶童饰演的角色，韩延一直没想好
选谁。梁家辉推荐叶童后，韩延茅塞顿开，
觉得“太合适了”！

开机之前，韩延带着四位艺术家排练了
20天。“这是我对电影拍摄的一种尊重，也是
他们开始融合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特别感谢四位艺术家能够同意拿出
时间来一起排练。”四位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让《我爱你！》得以完美呈现——在戏里，他
们一对是历经磨难的晚年情侣，一对是相濡
以沫的老夫老妻；在戏外，他们成了相亲相

爱的一家人，让合作更为顺畅。谈到拍摄难
点，韩延说：“需要很多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来
帮我理解剧情和角色。好在我这些年一直在
观察生活，积累素材，所以还有一些基础。”

在影片中，倪大红演绎了一位躁动率真的
老人，将无惧年龄主动追爱的勇敢展现得淋漓
尽致；惠英红挑战主演爱情戏，精准拿捏沉浸
在爱情甜蜜中的羞涩悸动；梁家辉塑造了一位
对病妻不离不弃的普通人形象，眼神动作间尽
显小人物的平凡与不平淡；叶童则生动呈现出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太太时而病态时而清
醒的混乱，诠释出内心的迷失与痛苦。
《我爱你！》提供了一个关于衰老后还能否

去爱的答案。韩延认为，中国老龄化速度快、
规模大，如何让老年人度过有质量的晚年生
活，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电影工作者需要
为观众呈现生活中的爱与担当，社会也需要这
样关切现实、直面人生的作品。“拍完这部电
影，我对衰老这件事有了那么一点释怀，如果
我也能像大红哥饰演的常为戒那样洒脱勇敢，
衰老就没什么可怕。”

保持对市场的敏锐

把电影中每个细节熨平

韩延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上初中
时偶然在当地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电影导演的
技术与艺术》，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回忆
说：“那本书里有很多我当时看不懂的知识，灯
位图、调度技巧、拍摄景别……让我觉得做导
演应该懂很多东西。”

2002年，韩延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

系导演专业。大学时他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
剧情片《五好差一好》，被评为2002年度“最受
欢迎的八部大学生电影”之一。他的毕业作品
《套子》获法国电影同盟短片大赛金奖，并入围
第59届戛纳电影节展映单元。去戛纳参展时，
他看了很多艺术片，感觉沉闷得不行，然后看
了《汉江怪物》。“没有任何字幕，但所有的东西
都看懂了。我们那时所谓的科班，基本上是在
学怎么表达自己，说白了就是怎么拍艺术片。
我们从来没学过怎么拍商业片，怎么去面对市
场。其实大部分观众会把电影作为一个娱乐
产品，哪怕是一部商业烂片，肯定也有我们应
该借鉴的东西。从戛纳回来以后，我决定去了
解各种技术，拍广告、拍MV、拍动作戏、拍追
车，从零开始学。”

圈内非常著名的制片人江志强先生是韩
延的伯乐，他支持韩延拍摄电影《第一次》，并
告诉他：“好导演要时刻保持警醒和勤奋，保持
对市场的敏锐，所有人都可以是导演的老师。
拍医学题材，医生是你的老师；拍历史题材，历
史学家是你的老师；拍物理题材，物理学家是
你的老师。所以导演是这个世界上最牛不起
来的职业，不存在权威。”

可惜《第一次》票房失利，韩延反思自己拍
电影没有感觉，缺少章法，但总觉得还有希望，
骨子里没想过放弃。“我也担忧如果一直这样，
到40岁还一事无成，对父母、家人的负疚感会
很强，所以我就更努力地去寻找创作方向。”

三年后，他收到《滚蛋吧！肿瘤君》的剧
本，看完后号啕大哭，漫画师熊顿抗击癌症病
魔的故事让他动容。“熊顿只比我大一点点，当
时我觉得我其实离疾病很近，开始恐惧死亡，
因此这部电影我非拍不可，而且要迫不及待地
拍出来与观众分享。”遗憾的是，不久后熊顿去
世，没赶上电影首映。《滚蛋吧！肿瘤君》票房
超过5亿元，并在2015年入围角逐第88届奥斯
卡最佳外语片，通过这部电影，熊顿短暂的生
命成为光影的永恒。

这时韩延看到日本漫画《赌博默示录》，觉
得和自己想表达的内容非常契合。“在一个封
闭空间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很像这个世界，这
是我一直想拍的电影。从精神层面来讲，人之
所以高级，在于我们存在文明体系，有道德约
束，做人要守住这个底线。”他将这部漫画改编
为电影《动物世界》，影片呈现黑暗系质感，用
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在极
致环境下深剖人性，又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将爱情延续到人生尽头

用电影的方式给出答案

作为新一代导演，韩延对这个职业有独到
的理解：“专业的精神需要淬炼，导演的了不起
应该全部放在作品里面，而不是放在身份上。
导演需要汇总每个部门对于创作的想法，因此
要有一个好心态。导演心中电影最大，不论用
什么方式，都要把电影中的每个细节熨平，展
现出来。”
2020年，韩延执导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仍

然聚焦生命、病痛，他说：“我大学刚毕业那会

儿经常谈论梦想，觉得实现梦想特别不容易。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突然发现，最不容易的其实
是生活本身。我每天走出门，看到的都是为了
生活用尽浑身解数的人们。健康的人尚且不
易，生病的人就更难了。当我自己有了孩子，每
次孩子生病，我会更理解疾病对家庭每个成员
的心理折磨有多大。”他将这个故事的半径扩大
到家庭及大众，主角韦一航在最好的年纪遇到
最糟糕的疾病，乐观的“抗癌少女”马小远替韦
一航打开了一扇门，让他逐渐体会到，自己拥有
的并不比别人少，开始积极面对人生，更深刻地
领悟出生命的真谛——好好活着，就应该拥有
一朵小红花。

由韩延担任监制的电影《人生大事》，同样
也呈现了他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我对生老病
死这类主题特别敏感，一般的人生大事都是好
事，什么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但也有一句话说，
所有受的伤在生死面前都是擦伤。人生除死无
大事，但我们也要当成正常的事去看。我认为
对生死的关怀是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一个终极
课题，是最基本的戏剧需求，没有什么事比这件
事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创作。当然，但凡是探
讨生死，都会带出珍惜当下这个主题。”

而在最新这部《我爱你！》中，韩延将爱情延
续到人生尽头，说出了一个道理——或许老年
人的爱情比年轻人的爱情更有价值。“如今我开
始恐惧衰老，心里总处于恐慌状态。我觉得我
是把自己所恐惧的东西，都用创作的方式来解
答和化解了。”这几年，韩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
题——世界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亲密的人之
间、疏远的人之间，究竟应该怎样共处？如今他
有了答案：“我愿意相信身边永远有人默默地爱
着你，不管他认不认识你、跟你有没有关系。所
以我们也要学会默默地爱身边的人，这个爱是
广义的爱，也是我所理解的世界运转的方式。”

韩延说，希望观众在去电影院看《我爱你！》
的时候，感受到我们所有主创人员的真诚，也希
望倪大红老师饰演的常为戒能够鼓励更多的老
年人和年轻人——无关年纪，把握当下，用力去
活，奋力去爱！

记者：您的作品大部分都在展现人间温情，

是否考虑过尝试其他类型的电影，比如科幻、武

侠或者战争片？

韩延：我之前也觉得，我这部拍了一个现实
主义题材，下一部就可以去拍个科幻故事，再下
部拍武侠，这才是多元化的创作。好像觉得我
不停地更换类型，更换所谓的赛道，才是我的探
索精神的体现，才是艺术上的创新。但这几年
我反而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缺少的就是，创作者
应该在一个自己有经验的领域、擅长的领域去
深耕。比如说，我现在去拍一个科幻，我自己会
觉得所有带给我创作上的挑战都很新鲜，能满
足我的好奇心。但是，几年前郭帆导演拍《流浪
地球》时都已经做过了。我现在的新鲜，可能就
是郭帆导演以前走的弯路，我又走了一遍。我
只是在满足自己对于多元化创作的好奇心或者
一己私利，相对来讲，这是比较自私的创作。所
以我觉得，如何在这种比较偏自我的创作之下，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把这个题材拓展下去，才是
我应该做的事。比如这部老年题材的《我爱
你！》，可能对我来说，恰恰是一次多元化的改变
和探索。

记者：现在的观众可能变得越来越挑剔，要

求越来越高，您作为导演如何应对这种现象？

韩延：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感受非常深刻，
现在真的不是靠一两个噱头，就可以把观众骗
进影院的时代了。也许原来我们用宣传的手
段、新颖的方式、热闹的花招来营销，起码可以
把第一拨观众骗进去，当然他们看完电影之后
会很失望、很气愤。可能这种事我们做了太多
次，观众慢慢不信任我们了。观众成长了，我们
一些创作者的信誉破产了。我们作为创作者应
该反思，营销、发行的手段是电影公司要考虑的
事，创作者还是应该回到电影本体上。我们不
能怪观众挑剔，甚至我们还应该呼吁和期盼观
众越来越成熟，同时反思我们在创作上是不是
放松了自我。包括我在拍戏时也会想，如果是
五年前，这条我就喊过了，但现在观众这么挑
剔，我们得再试几次，看能不能更好。我们不要
那么清高，觉得考虑了观众就会远离艺术，其实
这两者并不矛盾。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就是
因为有观众，如果没有观众，演员当然还可以在
舞台上表演，但那不是戏剧。

记者：您本人这几年的状态、心态跟以前比

有哪些变化？

韩延：这几年我看电影少了，看书也少了，
更多是去街上看人、看生活，跟身边的人聊天，
关注他们的状态。我也在网上看一些短视频，
看一些快递员、送餐员或者医生拍的自己每天
的生活。我每天花很多时间看他们，感觉好像
新媒体给我带来了一帮新朋友，把我的整个社
交圈打开了。再有就是，人工智能离我们越来
越近，最近很多人给我发相关的东西，都在谈忧
虑，但我其实没什么想法，而且我也想不明白这
些，至少现在对我并没有太多影响吧。

记者：您参加过很多国际电影节，在票房上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您觉得中国电影如何与

国际接轨？

韩延：我觉得就像多元化创作的陷阱一样，
中国电影被国际上认可也存在一个陷阱。不能
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也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
际化，这才是我们为什么反复提出要讲好中国
故事的一个原因。

韩延
1983年出生于山东省

济南市平阴县，导演、编剧，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
作品有《滚蛋吧！肿瘤君》《动
物世界》《送你一朵小红花》

《我爱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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